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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厘清“权利”与“义务”的两个认识误
区

陈卫平

    不久前，《解放日报》“专栏”刊登一文（2008年1月10日第6版），对通常容易被混淆的“权
力”与“权利”作了辨析，认为弄清楚这两者的区别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学理基础。读后颇受

教益，同时觉得从建立合乎现代政治文明的管理体制来讲，还需要确立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对等

的原则。近些年来，媒体曝光了一些城市管理执法的不良作风，最近湖北省天门市城管执法殴

人致死的事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例。问题出在一些城管人员身上，其背后反映的是漠视公民

权利的思想意识。以城市管理来说，有关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多地着眼于强调公民必须遵守有关

的法规；大众媒体往往也是较多地批评公民违反城管法规的行为。这自然是正确的，因为遵守

城管法规是公民的义务。但是义务与权利应当是相对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管理是对

公民的行为予以规范。如果说，服从这样的规范是公民的义务，那么在规范行为的过程中，相

关管理部门必须注意到与此义务相对等的公民的某种权利。比如今年5月将要实施的《早餐经

营规范》，尽管是行业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但其取缔早餐个体摊贩的导向是十分明确的。这

里想强调的是，在出台相关政策的同时还须考虑这些以下岗人员、无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为主

体的摊贩经营者的工作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公民义务的履行具有

强制性，而公民权利的享有则容易被忽略。因此，城市管理部门在通过社会机制要求公民履行

义务的同时，特别需要建立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社会机制。

　　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与儒家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义利之

辩来解说权利与义务，视权利为利而义务为义，“或上仁义，或务权利”（《盐铁论·杂论》），

儒家的价值取向是贵义贱利，因而褒扬义务而贬抑权利，于是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

所说：“我有什么权利”，“这种话在中国古人是说不出来的”。这样看待权利与义务，从现代政

治文明的观点来讲，有以下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义务先于权利，即只有先尽义务，而后才能讲权利。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

人而与禽兽不同，就在于有义而不是为利。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说：“天之为人性

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其实，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一

般是权利在先而义务在后的。因为当人作为生命个体来到世界上，就在事实上承担了一定的社

会角色，与此同时他（她）也就开始享有了一定的权利，尽管这时他（她）完全不能履行任何

义务。这就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强调的“天赋人权”。第二个误区把讲道德和讲权利相对立，

认为讲道德就是自觉地为他人或社会尽义务，履行义务是无条件的，不应以享有权利为前提，

否则就不是真正道德的，所谓“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董仲舒语）。不讲权利只尽义务的

行为当然是道德的，但这不是义务而是分外善行，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诱人的分外行

为也是属于允许的行为一类，像仁慈（benevolence）和怜悯、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行为等

等。做这些行为是好的，但它并非一个人的义务或责任”。同时还必须看到，讲求公民权利本

身是有道德意义的。因为对于公民权利的争取和维护，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确认，是对人自

身的一种肯定；换言之，这是一种体现近代以来文明社会组织原则的公正性的道德，是中国近

代以来的一种新道德。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倡“新道德”，而追求公民权利（民权）正是其重

要内容。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指出，要求公民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是把公民视为奴

隶，“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名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有应尽之义务焉。无权

利，而责民以义务，直奴分耳”；公民权利正是落实合乎仁义道德的制度的关键，“夫制之所以

仁者，必其民自为之。……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

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



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

　　中国近代思想家接受了“天赋人权”说，提倡肯定公民权利的新道德，以批判传统封建的政

治制度，实际上是认识到要建立合乎现代政治文明的管理体制，必须走出上面两个误区。我们

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其中就贯彻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原则，

即公民在尽其社会建设者的义务的同时，更有享受建设成果的权利。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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